
!但愿人长久"

潘华信

! ! ! !在满城争说养生热的今天，刚好又
是冬令进补的热潮中，容我略说几句平
平常常的话，虽不免扫兴，却是实在。所
谓养生实即养性，唐·孙思邈说：“养性
者，欲所习以成性……性既自善，内外百
病皆悉不生。”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是健康
长寿的基本保证。在现实生活中，如能做到
“三少”，胜过天天浸在人参、虫草中。

第一脑筋少动、心要知足。我不是要大
家学痴呆，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脑子要
动，但动其所动，不动其所不动，该动的动，不
该动的不动，省一点心思，护一点精神，这就
是家中墙上挂着的郑板桥的真正的“难得糊
涂”，古人所谓“啬神”，差堪近之。焚膏继
晷，兀兀穷年的古代苦读书人，大抵只活四
五十年。李贺沥血呕心，镂剔刿鉥，天年只
享二十七；巴西电脑天才，殚精竭虑，油枯
灯熄，十六岁就告别了人生；孙思邈清静虚
无，善运灵思，活过百岁。人们常常只关注
体力过劳的危害，忽视心思耗损的恶果，其实
后者的祸害更严重。

我一位友人自幼运动，无慢性病，数年
前丧偶，一门心思续弦，到了废寝忘食的地
步，见了熟人就请托介绍。上月饭局相见，说

年来交女友已二十余人，迄未称心。上周聚
会席上独缺了他，孰知已经走了，路上闪了
一下，没有再站起来。《内经》说：“志闲而少
欲……其民故曰朴。”何谓“朴”？我意指知足
两字，“非谓物足者为知足，心足者乃为知
足”，关键在心，心思瞎动，嗜欲无穷，必然“精
气弛坏，荣泣卫除”，危及生命的，所以养生以
养心为先，养心以少思知足为前提。
第二吃得少点。我告诉大家一个

养生秘诀：少吃是长寿的。与我有葭
莩之谊的李咏森舅舅遐龄过百，裘沛
然先生长寿九十七，我曾旁观多年，
他俩进食特点是一个少字，浅尝辄止，如同
雀啄。同时又不偏食，营养均衡，故而克享高
寿。醉饱而暴卒者，时时有所闻，在此不多说
了。要做到吃得少，我的经验是吃得慢，让信
息传递到脑，反馈及胃易生饱胀感。狼吞虎
咽，信息变化跟不上，胃就大开闸门。生活
中，肥人食速，瘦人食慢，这是常规。我提倡

少吃，不是辟谷，“谷畜果菜，食养尽之”
罢了。吃药同样，也要少吃，中药则一二
十味足矣，闲话也要少说，就此带住。
第三力气要少用。我不是与“生命在

于运动”的提法唱对台戏，力气要用，机
器不转会生锈，但要用在自己负荷之内，留
有余地。运动员创造新纪录，这是特例，没有
普遍意义的。我担心不少老年朋友，退休之
后，突然“老夫聊发少年狂”起来，蹦蹦跳跳，
颠颠倒倒，长跑打球、跳舞习拳上了瘾，虽
然，自拍胸脯，体检无病，笃定运动好了，其
实并非如此，机器转了六十年，只只零件磨

损，虽然仍能开、仍能转，不能与新
机器相提并论，一只零件出毛病，整
部机器就是废铜烂铁一堆。老来无
病就是福，要格外珍惜，小心翼翼，
力气用而要少，避免加重脏器负担。

我意老年不宜太极拳，两只膝盖，劳苦功高，
支撑全身重量六七十年了，应该休养生息，
省着点用，旅游旅游，逛逛马路，享受人生。
一旦膝盖受损，就晚境凄凉了。
上述三少，并作一句话：省一点用，要护养

有限的生命物质，亦即孙思邈小炷焚膏义。当
此岁晦迎新之际，惟此奉献：但愿人长久而已。

灵兰剔藓

一眨眼就变卦
钱云森

! ! ! ! !"#$年，我和妻子在农村队办厂
上班。那年岁末的一天早上，领导通知
我这个出纳下午发年终奖。接过清单一
看，欣喜若狂，我有 %&&元，妻 '(&元，
比往年增加近两倍！要知道，那时我月
薪 ')元，妻 *+元。

奖金到手，妻乐得手舞足蹈，我笑
得牙发酸。

晚上，我津津有味地数起这奖金
款。妻说，我看你已点了好几遍了。我
说，数这么多钱还是首次。妻奇怪地说，
厂里进出的现金都要
经过你手，你点过一
个旅行袋的钱，也没
见你笑得像弥陀佛似
的。我笑道，这你不
懂了，点厂里钱，毕竟不是自己的，
而眼下我点的是咱俩拥有的这么多钱，
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是一种享受，是
一种幸福。
这么多钱怎么用？我对妻说，我俩

结婚有八九年了，你还没去过我老家上
海，以前年年要想去那里过年，由于手
头紧，不能如愿，这次有这么多奖金，花
钱就不要犹豫了，带着两个儿子一道
去，和爷爷奶奶一起过春节。我陪你荡
荡南京路，仰望上海最高的 *,层楼国
际饭店，还逛逛古色古香的豫园和九曲
桥。妻点头微笑道，人家夸上海这好那
好，我听得心里痒痒的，多想由你陪我
去开开眼界。我接着说，这下好了，一起
去上海的愿望终于靠这笔年终金来帮
咱提早实现了，谢天谢地，年终奖万岁！
到了上海，我会带你玩个痛快，再给你
挑几件时髦衣服，妻欣慰地笑了。我又
说，明天是腊月廿七，我一早去买车票，
你多购些土产，带到上海去，初六赶回
来上班，妻点头说好。

后来在睡梦中，妻推醒我，说有重
要事商量。我立时睁大眼问什么事。妻
说，我们不要去上海算了。我一惊，她怎

么一眨眼就变卦了。妻说，去上海花费
这么多钱，我想想要心痛落肉。我说，你
就当年终奖没有，这样就会高兴去了。
妻说，明明是在用年终奖的钱，怎能当
作没有呢。我说，那就用我的 (-&元年
终奖吧，也够开支了，你的奖金由你支
配。妻晃着头说，这也不行，我的钱就是
你的钱，你的钱也是我的钱。我抚摸着
她粗糙的手掌，动情地说，当初我俩结
婚，没办过酒席，也没有去度蜜月，后来
又被房东辱骂出来。想起这，我心里一

直愧疚不安，感到欠
你的情太多了。老早
要想还，就是没条件，
不好意思说，这次有
这么多年终奖，可一

起去上海游玩，弥补我心中的遗憾，其
实蛮有意义的。妻说，意义是有意义，我
总觉得钱没用在刀口上。我开导她说，
钱是人赚人用的，只要花得开心就值
得，分什么刀口刀背的。但几经劝说，妻
还是执意不去上海。

商量了半天，妻说，你的心意我领
了，这钱，还是托人购进钢筋、水泥和砖
头，等明年秋天盖屋。我不解地说，上两
年我们盖了两间平屋，家中四人够住
了。妻说，那时还有一间半的墙脚已砌
好了，墙打得半人多高了，由于缺钱尚
没盖上，再一年年拖下去，建材又要涨
价了，工匠钱也水涨船高，看来，不如趁
早盖省钱实惠。往后，孩子长大了，你可
自傲地对他们说说现在的情况，这样，
不是更有意义吗。上海，以后我们总有
机会去那里过年的，你说呢？我冷静细
想，妻如此为家精打细算理好财，我还
有什么意见呢？

次年十月金秋，我和妻子用那
"&& 多元年终奖盖
了屋。
明请读一篇!全

职妈妈的奖励"#

十日谈
我的年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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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密密麻麻的雀群已经从都市的
上空消失了。那曾经在清晨、在晚
霞中，在巷陌、树丛、水边啁啾不
停，并且俯冲、盘桓、扇翅于蓝天
之下的麻雀们确实是少见了。

可在过去的某一段时日里，都
市中曾经处处可以见雀影的———在
天空，同时也在餐桌上，在小贩们
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中。当然，在餐
桌上、在小贩们的叫卖声中的麻雀，
那是消失了翅膀的。
后来代替麻雀的是鹌鹑。严格地

说，鹌鹑并不是在天空中代替麻雀的地位，而是在餐
桌上，在小贩们的叫卖声中取而代之。它们像当年的
麻雀一样，被细细的竹枝串起身体，被酱油、豆油和
郫县豆瓣腌制得通体红亮。它们在酒楼、宾馆、./0
包房里，消失了飞翔的生命，而只剩下骨头。
与它们在一起的，还有鲈鱼。鲈鱼就有了和它

们相仿的命运。据专家说，某些鲈鱼就有曾经消失
的命运。比如说，松江的四鳃鲈鱼———不知后来通
过科技手段再生的此四鳃鲈鱼，是否仍是彼四鳃鲈
鱼———当年的？

当年的……松江的四腮鲈鱼，会勾起很多人难
以言说的心绪。我隐隐约约想起，一种曾经有过的
文化氛围。比如说，沈从文、丁玲、施蛰存们年轻
的时候，他们从灯红酒绿的都市中，匆匆赶到施蛰
存在松江的家中，在这典型的江南县镇上，品茗、喝
酒，稻花香里说鲈鱼。
鲈鱼、莼菜，会勾起他们浩渺的乡愁吗？
江上往来者，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入

风波里……这诗又会勾起他们对民生和时事的很
“民粹”的感受吗？

鲈鱼是很有文化很有历史的，也是经历过大风
大浪的。但它们垂垂老矣，它们泅游的命运已被禁
锢在一个个精致的玻璃缸中了。野生鲈鱼在酒店的
标价逐年走高，接下来，它们会像麻雀一样在都市
中消失吗？那曾经纵横太湖、纵横江南的河汊湖
泊、纵横历史的鲈鱼啊！
由麻雀，由鹌鹑，由鲈鱼……我不由得想起曾在

北美大地上空飞翔过的五十亿只旅鸽。在人们的痛
剿之下，它们在餐桌上曾经繁荣昌盛。但接下来它们
就灭绝了。五十万只，居然不剩一只。二十世纪的某
一天，最后一只野生旅鸽被射杀，从此，它们就在地
球上永远消失了。是它们永远消失的命运，使得保护
野生动物协会留下了一句永远的口号：“12/345!

/364 37 869 1019（灭绝，无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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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评弹团建团 (&周年，推出
三场流派演唱会，我观看了其中一
场《三国风云》，舞美豪华，灯光美
艳，服装新潮，伴奏乐队中好像还加
入了电声。
近年来，评弹似乎有一种生怕

落后于时代的焦虑感，加紧步伐在
“与国际接轨”。演出形式越来越趋
华丽晚会型，伴奏则加入电声，甚至
动用交响乐队。如几年前推出的《四
大美人》和交响乐伴奏《金陵十二
钗》等，听众反应就贬褒不一，有人
称这是将西洋交响乐与评弹嫁接的
大胆尝试，而老听客大多对此不以
为然。我在网上甚至读到一位网友
撰文，称今后用钢琴为评弹伴奏也

不是没可能，其依据是因为早在上世纪 ,&年代，弹
词响档严雪亭就曾请钢琴师在电台“空中书场”为他
的唱腔伴奏。不幸这一大胆预测果然言中，后来好像
上海兰心大戏院还真上演过用钢琴伴奏的开篇《秋
思》，可惜我没听过，效果如何更无法想象。
上海评弹团老团长吴宗锡在《走进评弹》一书中

评说得很到位：“评弹演唱以神、气、韵为其审美特
征，大乐队的伴奏会以其繁杂的大音量淹没了精细
的润腔和浓醇的韵味……精妙的三弦、琵琶伴奏，是
远胜于西洋乐器组成的乐队的。”管弦乐队音色丰润
绵密，善表现旋律，有极强的语气感。而评弹伴奏乐
器则以传统的弹拨乐器为主，音质为跳跃的颗粒型。
若换成弦乐，比如二胡与小提琴，两种声音尚可相
融，而琵琶三弦与管弦乐队音质迥异，基本属于“不
搭边”，硬凑在一起，难免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以《金
陵十二钗》为例，在多数唱腔里，交响乐队的伴奏就
像个本领高强却插不上手的旁观者，显得呆板而缺
少变化，除了弦乐拉出长音和声以及拨奏陪衬外，只
能喧宾夺主地反复重复那几句过门旋律，而真正体
现评弹韵味的琵琶和三弦，
却被湮没在庞大的乐队音
响里。倒是《妙玉》与《王熙
凤》两段唱腔，胡国梁的三
弦以及袁小良精妙的琵琶
伴奏，因较少交响乐队的
“骚扰”，而顿觉书味浓浓，
韵趣横生。

琵琶加三弦两件简单
乐器构成的伴奏，赋予了评
弹唱腔古朴、恬静而温婉的
美感。而一张半桌，两把椅子
的简单演出阵容，更注定评
弹是一种以说噱弹唱来吸引
观众的口头艺术，与讲究灯
光布景、戏装道具的京昆越
剧等相比，评弹更像是特色
小店而非超市、大卖场；是知
己间的“笃盅（小酌）”，不是
应酬的豪宴；是雅致的盆景
，而非锦簇的花团。评弹的
创新，决非是豪华演出阵
容、现代表现手法和流行时
尚元素的堆砌，而应着眼于
编创新书目来吸引听众。不禁想起日本的歌舞伎，这
种起源于江户初期的日本剧种，与评弹一样有着数
百年历史，至今却依然保持着几世纪前的原貌。
德国人把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德累斯顿国家交响

乐团称为“活化石级”乐团，而积蕴着悠久历史的评
弹，就是这种“活化石级”艺术。我以为，评弹无需去
跟什么潮流，只管走自己的路，早晚潮流自会回转身
来打量它。评弹所需要的，是自信，是一腔沉足的底
气，是一份知白而守黑的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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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 闲
陈大新

! ! ! !“闲”也许是个好东西
吧，古人诗云：“断送一生
唯有酒，寻思百计不如
闲。”或许有很多人视有闲
为有福气的罢，而偷闲的
乐趣是“闲
人”无法领
略的。上世
纪上海滩上
就有一班所
谓的“闲人”，根本是以
“闲”或“帮闲”为生的，他
们所富有的就是一个
“闲”，何需去“偷”呢？

现在的社会也出现
了“有闲”的阶层，可要是
跟他们说“偷闲”的幸福

感，恐怕会很隔膜。
凡有些志向的人，最

怕的大约是“碌碌无为”
罢，但这“无为”难道不正
是“闲”么？只不过“碌碌”

是忙了不得
已的事情，
诸如打工挣
钱，养家糊
口之类，而

“无为”则是闲了事业，荒
废了抱负。
“偷闲”与“偷懒”似不

能同日而语，“偷闲”被看
作是雅事，“偷懒”可就俗
了，李涉诗云：“因过竹院
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
闲。”不可改为“偷得浮生
半日懒。”或者有人说了，
什么“偷闲”，不过是名人
的“偷懒”而已，如同男女
之间的事情，出在小人物
身上就是“偷鸡摸狗”，出
在名人身上那就叫“风流
韵事”。可我们还是要说出
这之间的不同来。小说、散
文都有所谓“闲笔”，有时
讲到紧要处，故意岔开，或
插些闲话，缓和一下气氛，
把节奏慢下来。但在文字
的中间插入许多“!”，是
不能叫做“闲笔”的。鲁迅
编过《三闲集》，是因为搞
过一些“以趣味为中心的
文艺”———是“坐在华盖之
下在抄他的小说旧闻”，被
创造社里的一个人物指为
“有闲阶级”。如此看来，
“偷懒”是无所事事的，而
“偷闲”是还在做着些事

情，只不过这些事和平时
所突出的主题无关。

有长者曾对我说，一
个人要学会“忙别人所闲，
闲别人所忙”。诚哉斯言，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
快，倘不学会一点“偷闲”
的本事，会感觉很累的罢。


